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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雷蒙德‧查普曼在《語言學與文學》一書中說到： 

 

     語言學被認為「過於科學化」；它的數理圖解表與術語、從經驗主義的   

     觀察而得到的理論發展、…，所有這一切都使較為傳統的文學研究者 

     不敢苟同。然而，文藝批評要具有持久的生命力，恰恰需要語言學的 

     某些方法。…。我們繼而相信文學研究者和語言學研究者都可以從一 

     度被認為是對方的領域中有所得益。1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用語言學的觀念、方法分析文學作品，更能夠將文學作品其

中的精微處說的更清楚。本文以漢語音韻學及現代語音學的觀念、方法，分析黃

庭堅七言律詩的音韻風格，希望更可以為傳統文藝學印象式、主觀式的評論提供

更清楚的證據。如同竺家寧在《語言風格與文學韻律》一書中說到的： 

 

         語言學者運用其豐富的語言分析經驗，以及精確、客觀的分析技術，把探

索領域由自然語言轉到文學語言上來。這是文學符號的「所指」。因為作

品世界語言形式呈現的，如果對語言的本質與結構沒有充分的了解，就很

難著手探索這一部分。語言學者正好可以擔負起這一部份責任，參與文學

「能指」的研究。完整的文學研究應該是兩面兼顧的。2 

 

語言是文學作品的媒介物，它的表現和作品的賞析、作品的認識是息息相關。 

    本論文從聲母、韻母、四聲、平仄定式分析黃庭堅七律的音韻特點，我們發 

現黃庭堅即使是在格律嚴格、形式整齊的規範中，依然可以找出富有變化、「不 

同凡響」的音韻手法。如同朱光潛在《談美》一書中談到： 

 

      古今大藝術家大半都從格律入手。藝術需寓整齊於變化。…。古今大藝術 

      家大半後來都做到脫化格律的境界。他們都從束縛中得到自由，從整齊中 

      醞釀出變化。格律是死方法，全賴人能活用。3 

 

黃庭堅能夠在已經定型的律詩格律中找出「創新」的手法，凸顯「不俗」的風格

為原本逐漸流於圓熟、華美、俗濫的律詩格律，注入新的活水，增添屬於自己獨

有的「本色」，莫怪會在宋代形成一股風潮。 

                                                 
1見雷蒙德‧查普曼（英）著，王晶培譯《語言學與文學》。台北：結構出版群，1989 年三月初版，

頁 8、9。 
2竺家寧師：《語言風格與文學韻律》。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年 3 月初版，頁二。 
3 見朱光潛《談美》。台北：國際少年村，2000 年初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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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將山谷不同凡響的「音韻本色」一一陳述： 

 

壹、舌根部位發音的聲母構成黃庭堅七律頭韻的主旋律 

    在單一詩句內部的頭韻現象裡，黃庭堅常以同聲母重複營造前後呼應的頭韻

效果。從九個發音部位來看，黃庭堅最常以喉音及牙音營造頭韻的效果，其次為

齒頭音、正齒音以及重唇音聲母。而最少用來營造頭韻效果的聲母皆為舌音，舌

頭音聲母以及舌上音聲母一共只出現六句，只佔總數的百分之五。可見黃庭堅較

少使用舌音聲母。而從頭韻出現在詩中的位置來看，黃庭堅最常在句中的第三及

第四字的位置安排同聲母重複的情形，其次同聲母重複現象較常出現句子的開頭

以及句子的結尾，這三個位置是黃庭堅最常安排同聲母重複地方。而最少出現同

聲母重複的頭韻情形是出現在一句當中的第二及第三個字的位置。若從三十六字

母來看，見母字使用次數最多，共有二十一句，約為總數的百分之十八，已經接

近五分之一。其次為喻母字（零聲母），共有十七句，約為全體的百分之十五。

重覆使用這兩個聲母的句數就已經佔了全體句數的三分之一，由此可見黃庭堅經

常運用見母及喻母字營造頭韻的效果。 

    而在一句中發音部位相諧的頭韻現象中，我們更可以看出舌根音被大量的運

用。在五十五句出現發音部位聲母相諧的詩句中，只用了四個發音部位的聲母營

造出頭韻的效果，分別是舌尖中音、舌尖前音、舌尖面音以及舌根音。其中又以

舌根發音部位的聲母被運用的次數最多，五十五句當中有四十五句都是舌根發音

聲母相諧的情形，約佔全總數的百分之八十一，可見黃庭堅好用發音部位為舌根

的聲母呈現出頭韻的效果。 
    而在對句的頭韻現象中依然呈現這樣的趨勢。在同聲母相對位置上下呼應的

頭韻情形中，營造頭運效果次數最多的為見母字，共有十一次，佔全體總數的五

分之一。在發音部位相同的聲母上、下相呼應的情形裡，在九個發音部位中，最

常被營造頭運效果的依然是舌根部位發音的聲母，在一百七十八組上下呼應的情

形中，運用舌根發音部位的聲母構成頭韻現象的就有六十六組，佔全體總數的百

分之三十七。發音部位有九，而一個舌根部位就佔了三分之一，可見舌根部位發

音的聲母，構成黃庭堅七律頭韻的音韻主脈。 

 

貳、整齊而有變化的四聲運用打破單調的平仄規定 

    平聲是長的，不升不降的，上聲是高升調，去聲大約是中降調，入聲是短促

的調，四種聲調表現在詩歌的聲律中的音樂效果及感情色彩是有明顯區別的。律

詩句腳的「平仄」遞用，主要的就是要把音的長短作適切的調配，使產生長短律

或短長律所表現的節奏之美，而詩人不僅注意到平仄，連仄聲三聲在音樂上的效

果都注意到了。 

    雖然格律只將聲音區分為平、仄二類，但黃庭堅並不放過利用四聲的差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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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音韻之美。從單一詩句四聲運用的角度來觀察，山谷時常在一首詩中四句、三

句及二句四聲齊備的情形最多。筆者以為律詩的平仄本有規定，一位詩人若要在

八句當中，句句都顧慮必須使用到「四聲齊備」，那麼便會覺得綁手綁腳。如同

王力先生在《漢語詩律學》一書中論「四聲遞用」時所說的：為了聲調的極端和

諧，卻給予詩人一種不能忍受的束縛，這種詩偶然做一首則可，首首如此則勢所

不能。一位詩人，不可能在每一首的每一句都刻意讓四聲都出現，一首詩當中出

現了兩句、三句、四句「四聲齊備」的句子，可以增添詩歌的音韻美，但若句句

都要做到，那麼對詩人創作而言，如同帶著手鐐腳銬在跳舞吧。當美適度展現，

才能有畫龍點睛的效果。而從「四聲齊備」出現在詩中的位置來看，它最常被安

排在首聯對句、頷聯出句以及頸聯出句；而最少出現在詩中的位置是頷聯對句，

只有十四句，和其他的位置相較，句數顯得相對的少。而從聯位來看，「四聲齊

備」的詩句出現在首聯的句數是最多，出現在頷聯的句數則是最少的。 

    而將四聲的差異運用在出句句腳也是山谷七律另一種音韻美的展現。首句入

韻的詩共有十二首出現韻腳四聲遞用的情形，而首句不入韻的詩也有五首韻腳使

屬於仄聲三聲隔別用之的情形，加起來一共是十七首。十七首已佔全體總數的百

分之二十三，可見四聲遞用、仄聲三聲遞用這項營造音韻美的手法，黃庭堅也沒

有遺漏。 

    而山谷在出句句腳的另一個音韻特點即是：「上尾」。是指鄰近的兩個、三個

甚至四個出句句腳聲調相同，而黃庭堅最常在鄰近的兩個、三個甚至四個出句句

腳聲調連續使用上聲的句腳，形成另一種特色 

 

参、拗救的手法多變，突破傳統格律的限制 

    黃庭堅對於七言律詩的格律可以說是窮變化之能事。首先，從一、三字抝來

看，他有三種表現形式：第一，對一、三字抝採取本句自救的方式，共有四十二

句，大多為仄抝平救。而這樣的表現方式主要出現在 A 式句（平平仄仄仄平平），

及在 a 式句（平平仄仄平平仄）。第二種表現形式是對句相救。一、三字對句相

救的情形，在黃庭堅七十五首律詩當中共出現十八次（十八聯），第一字對句相

救與第三字對句相救，各有九次（九聯）。而第一字對句相救九次中有八次都出

現在「a 式，B 式」（即出句為 a 式，對句為 B 式），而第三字對句相救也有九次，

其中有八次「b 式，A 式」（即出句為 b 式，對句為 A 式）。二者出現的界線是相

當清楚，故謂之「對句相救，一、三分明」。第三種方式是屬於本句自救對句又

相救的情形，是黃庭堅最常對一、三字抝採取補救的方式，而我們發現，「本句

自救對句又相救」最常放在「b 式，A 式」是其一大特色。 

   而第五字抝的抝法多變，計有乙種抝、丙種抝、子類特殊形式、丑類特殊形

式四種，它們都使得律詩形成高古的格調。黃庭堅處理乙種抝的方式，約有三種：

對句相救與其他抝救並用、抝而不救。其中抝而不救的情形約佔了全體總數的一

半。而這三種方式都會讓七言末三字的聲調成為「平平平」、「平仄平」、「仄平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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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仄仄」等古句的形式。黃庭堅對丙種抝救（孤平抝救）的處理，是若 B 式

句第三字抝，第五字必救，沒有出現犯孤平的情形。而丙種抝救獨用者頗少，大

多都與乙種抝或丑類特殊形式並用。當這三種抝同用，平仄譜就會變成「平平仄

仄仄 仄仄，仄仄仄平平仄平」的情形，使得句子充滿古風式的音韻特點。而這

亦符合王力先生所說的，大約孤平抝救獨用是不得已的辦法，但若和乙種抝救或

丑類特殊形式配用，卻能自成一格，顯出格調的高古。屬於「子類特殊形式」這

樣的變格共有十七句，其中有九句都出現在尾聯的出句（第七句），可見黃庭堅

往往將子類特殊形式用在尾聯的出句。而丑類特殊形式通常不會單獨出現，它一

定和其他抝救同時出現。在平仄譜中，只有「a 式，B 式」才能夠出現丑類特殊，

而據筆者歸納，黃庭堅較常在頷聯安排丑類特殊形式的抝救。 
    而在七十五首詩當中，有六首詩，它們詩文中的抝是不在合律的範圍之內，

這六首詩分別是：〈和游景叔月報三捷〉、〈再次韻兼簡履中南玉三首〉、〈題胡逸

老致虛庵〉、〈汴岸置酒贈黃十七〉、〈題落星寺三首〉（三）以及〈秋懷二首〉（一）。

因為在它們的詩句中，有一半的詩句的二、四、六字不合律，所以我們把這六首

詩單獨提出來討論，並稱之為「抝律」。它們共通的特點是有：1、在第二、四、

六字抝，改易節奏點、2、五字抝，營造古風式律詩的風格、3、用三平調者，大

多以「三仄調」相救、4、連用四至五個平聲字或仄聲字、5、抝中有律 6、失對

失黏。而歷來皆以為黃詩抝律學杜，二者之間其實有相同處，亦有相異處。相同

處有：1、兩位詩人都會利用抝第二、四、六字，以改易節奏點的方式，在圓滑

平穩的節奏中，特立突出不和諧之音。2、兩位詩人也往往在第五字抝，使得出

句末尾三字往往用「三連仄」或「仄平仄」，而對句末尾三字往往用「三連平」

或「平仄平」，塑造出屬於古風式律詩的風格。3、兩位詩人若在句末連用三平調，

大多都會以「三仄調」相救，調和平仄的對立。而「三仄調」的位置並不一定只

出現在同一聯的出句，有時是出現在下一聯的出句，這樣的情形都出現在兩位詩

人的抝體作品裡。4、杜甫與黃庭堅都會在句中連用四至五個平聲字或仄聲字，

破壞原來平仄二二相承的整齊韻律感。5、兩位詩人都會利用抝對抝黏的方式打

破原來規律性的平仄順序，而且在二者的拗體律詩中失黏的情形都較失對的情形

多，而二者都喜歡在首聯失對，這個傾向相當一致。6、蘭香梅在〈杜甫大抝律

詩的聲律分析─兼談杜甫抝律的歸屬〉一文中提到：杜甫如果在詩中不能改易平

仄的地方改易了平仄，必在本句或對句改易另一個字的平仄予以補救，甚至連帶

改變了好幾個字的平仄。這和後來的「抝救」規則的原理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在

破壞原有的平衡之後創造新的平衡。而此特點與筆者分析黃庭堅抝律特點的「抝

中有律」的原則是很接近的。黃庭堅雖然易動了詩中多字的平仄，但抝完之後的

平仄居然又符合律詩中「對、黏」的原則，同樣是在破壞原有的平衡之後創造新

的平衡。 

    相異處有：1、于年湖認為杜甫七言抝律的「抝」出現在詩中的位置有所傾

向，認為杜甫抝體七律中之抝，明顯傾向於詩的前半部份，尤其是首聯。不過依

筆者對杜甫抝體的分析，山谷七律的抝並沒有別出現在前半部，前古後律或前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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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古的情形都有。2、魏紅星提到，杜甫抝律的詩四個出句中仄聲較平聲總數量

居多，四個對句中平聲較仄聲總數量居多的特點，但根據筆者的歸納，在山谷抝

律並沒有這個特點，平仄數出現的多寡並沒有與出現位置有關聯。 

 

肆、好用中低非圓唇的元音韻母押韻，加強音響效果 

    在用韻的情形方面，山谷最常使用的韻腳為《廣韻》中的「寒、桓、刪、山、

先、仙」六韻。依照竺家寧的擬測，再對照王力在《漢語語音史》中對宋代韻部

的歸納，宋代寒、山韻的音值為【an】，仙韻的音值為【æn】，這兩個主要元音

的共同特點是都屬於低前元音，而【a】的開口度要比【æ】的開口度要大一些，

也都是展唇音。其次，山谷也時常以《廣韻》中的「尤、侯」二韻作為韻腳。依

照王力在《漢語語音史》中對宋代韻部的歸納，宋代尤、侯韻的音值為【u】，

主要元音是中央元音。中央元音的舌位介乎半低半高之間，在舌位的不前不後的

中心，唇狀雖然是展的，但卻是極度自然的、不大不小的開口度。又其次，山谷

也時常以《廣韻》中的「陽、唐」二韻作為韻腳。陽、唐二韻在中古前期的擬音

分別是【j, ju】、【, u】差異只在介音，主要元音以及韻尾都相同，所以

到了中古後期自然合成了一個韻部，王力在《漢語語音史》中對宋代江、陽韻擬

音即為【】，而【】是展唇後低元音。以上論述的是山谷最常使用的韻類，我

們可以發現這些韻部主要元音的共通的特點是：都是屬於中低偏向展唇的元音，

主要元音若是屬於高元音的韻腳，在七十五首詩中的詩數都很少，如「支、脂、

之、微、齊」宋代發音為【i】高前元音，詩數只有四首，侵韻宋代發音的主要

元音也是【i】，詩數也只有一首。 

   而黃庭堅也利用了「諧入聲韻尾」及「諧陽聲韻尾」的方式構成不同的韻律

效果和節奏表現。所謂節奏是指一種交替出現有規律的強弱、長短的現象，長短

音的交互出現，與強弱音反覆配合，形成強弱快慢的差異，是節奏的特徵。入聲

韻尾是指以塞音收尾的韻母，塞音的發音特質為持組階段阻礙完全閉塞，使氣流

無法通過，聲音短暫間歇，維持到除阻階段，阻礙突然放開，氣流驟然衝出，形

成極為短暫的瞬音。這樣的短音放在句中就會與其他韻尾形成長短音的差異。而

陽聲韻是以鼻音收尾，鼻音的發音性質為成阻階段口腔裡形成阻礙完全閉塞，但

軟顎下降，打開氣流通往鼻腔的道路，在持組階段氣流能順利從鼻腔出去，形成

鼻音。而鼻音是可以任意延長的。若在詩句中連續出現鼻音韻尾，便能產生鼻腔

共鳴的效果。 

    而山谷七律「諧入聲韻尾」的情形主要出現在句中，常以舌根塞音與舌尖塞

音韻尾相諧的方式達到入聲韻尾的音韻效果，其次，以連續使用兩次舌根塞音韻

尾的韻母構成音韻效果較多。而山谷最少使用雙唇塞音營造諧韻尾的情形，而雙

唇塞音大多是與舌根塞音韻尾相諧。山谷七律「諧陽聲韻尾」的特點是：他擅長

利用鼻音韻尾的共鳴效果達營造詩句的音響特色。他最常安排在一句的句中出現

四字的鼻音韻尾的聲母，這樣可以和前後的元音韻尾或塞音韻尾形成長短、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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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音韻效果，但是我們也看到一句中出現五字以上諧鼻音韻尾的詩句，韻尾

的音感趨於單一其實較不具美感，但黃庭堅卻這樣的安排，甚至還出現一句七字

皆是鼻音韻尾的韻母的情形，或許這也是另一種「不俗」與「創新」的表現。 

 

     本論文從音韻的特點分析入手，希望可以為黃庭堅七言律詩的語言特點增

加另一個切入觀點。筆者在有限的時間、空間限制之下完成這一本論文，其中必

定有許多思慮不周的地方，或是分析不透徹的地方，再請先進們給予指正。 


